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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
忘
月
前
颶
風
桑
迪
襲
擊
美

國
東
部
時
的
一
個
場
面
，
紐
約

市
地
鐵
關
閉
，
汽
油
供
應
短

缺
，
當
局
強
制
開
車
人
數
。
曼

克
頓
區
以
南
停
電
，
市
面
癱

瘓
。
我
當
時
就
在
﹁
時
代
廣
場
﹂
附

近
一
所
酒
店
，
四
周
行
人
稀
少
，
酒

店
清
潔
工
作
停
止
，
理
由
是
人
手
不

足
。
我
本
來
還
在
靠
通
訊
聯
繫
，
一

天
早
上
連
上
網
工
具
也
發
生
了
故

障
，
據
說
搶
修
的
地
點
有
危
險
，
沒

有
人
可
以
前
往
。

馬
路
上
行
人
神
色
不
安
，
不
少
人

高
舉
手
機
在
探
測
無
線
上
網
。
有
趣

的
是
經
常
提
供W

IFI
的
咖
啡
店
，
即

使
關
上
門
，
人
們
還
是
倚
㠥
外
牆
，

希
望
可
以
連
接
上
線
。
看
㠥
那
絕
望
浮
躁
的
表

情
，
心
裡
當
然
知
道
當
代
人
的
生
活
處
境
是
愈

來
愈
條
件
性
了
，
真
擔
心
我
們
獨
立
生
活
的
能

力
。
那
些
本
來
可
以
在
較
原
始
的
環
境
生
存
的

人
，
現
在
也
習
染
了
依
賴
，
慣
見
手
機
熒
幕
不

見
人
。

因
此
，
當
廿
來
歲
的
伙
子
告
訴
我
，
他
的
儕

群
愛
看
的
暢
銷
書
竟
然
是
︽L

ife
of

PI

︾
的
時

候
，
便
想
出
了
個
所
以
來
。
少
年P

I

流
落
在
波

濤
洶
湧
的
大
海
，
他
伴
㠥
的
救
生
艇
沒
有
任
何

通
訊
科
技
，
只
有
罐
頭
和
一
隻
兇
猛
的
孟
加
拉

虎
。
在
叫
天
不
應
叫
地
不
聞
的
絕
望
境
況
裡
，

一
切
生
存
條
件
只
能
還
原
為
一
些
模
糊
的
記
憶

以
及
渺
茫
的
希
望
。
這
些
對
當
下
上
線
一
代
來

說
是
難
以
想
像
的
，
正
如
他
們
失
掉
了
通
訊
工

具
便
會
產
生
怖
慄
一
樣
。

P
I

的
遭
遇
碰
觸
了
他
們
最
脆
弱
可
怕
的
處
境

吧
？
如
此
地
﹁
零
的
化
約
﹂
簡
直
不
可
思
議
，

小
說
因
而
是
極
度
詩
意
和
理
想
化
了
。
諷
刺
的

是
，
這
種
不
可
思
議
的
原
始
絕
境
，
竟
然
在
影

音
科
技
下
作
極
至
的
呈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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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朵
　
拉

不可思議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馬
來
西
亞
有
一
家
華
文
出
版
社
，
名
叫
﹁
青
城

文
化
﹂，
主
事
人
何
慕
傑
乃
愛
讀
書
而
滿
有
文
化

理
想
的
生
意
人
，
近
年
我
三
度
訪
馬
，
都
由
他
一

手
策
劃
。
話
說
此
君
為
當
地
華
文
學
子
編
了
一
本

書
，
叫
做
︽
文
章
︾，
書
名
非
常
簡
潔
，
似
乎
不

大
有
生
意
眼
，
在
我
看
來
，
倒
是
饒
有
深
意
。

︽
文
章
︾
選
輯
了
陶
傑
、
馬
家
輝
、
楊
照
、
梁
文
道

和
我
的
散
文
，
五
位
作
者
俱
因
何
慕
傑
引
介
而
與
馬
來

西
亞
讀
者
結
緣
，
書
名
真
的
饒
有
深
意
，
首
先
讓
我
想

起
半
世
紀
前
的
語
文
啟
蒙
教
育
，
那
時
的
小
學
生
都
要

背
誦
北
宋
學
者
汪
洙
編
選
的
︽
神
童
詩
︾
：
﹁
天
子
重

英
豪
，
文
章
教
爾
曹
。
萬
般
皆
下
品
，
惟
有
讀
書
高
。

少
小
須
勤
學
，
文
章
可
立
身
。
滿
朝
朱
紫
貴
，
盡
是
讀

書
人
。
﹂
很
多
年
後
，
他
們
長
大
了
，
才
明
白
﹁
文
章

教
爾
曹
﹂
的
意
思—

—

﹁
爾
曹
﹂
就
是
﹁
你
們
﹂，
文

章
會
講
話
，
文
章
有
教
化
，
都
是
說
給
﹁
你
們
﹂
聽
。

文
章
會
講
話
，
聽
得
多
了
，
也
嘗
試
去
寫
了
，
那
才

明
白
﹁
學
問
勤
中
得
，
螢
窗
萬
卷
書
。
三
冬
今
足
用
，
誰
笑
腹
空

虛
﹂
；
文
章
有
教
化
，
目
染
久
矣
，
耳
濡
久
矣
，
那
才
明
白
﹁
自

小
多
才
學
，
平
生
志
氣
高
。
別
人
懷
寶
劍
，
我
有
筆
如
刀
﹂，
那

才
明
白
﹁
文
章
可
立
身
﹂，
因
為
文
章
既
可
﹁
順
讀
﹂，
也
可
﹁
逆

讀
﹂，
順
逆
交
錯
，
才
不
會
一
頭
栽
進
﹁
功
名
﹂
的
陷
阱
，
才
不

會
迷
信
於
﹁
朝
為
田
舍
郎
，
暮
登
天
子
堂
﹂。

陸
游
有
一
首
詩
，
也
叫
︽
文
章
︾，
當
中
也
有
文
章
講
話
，
也

有
文
章
教
化
：
﹁
文
章
如
弈
棋
，
分
量
固
有
極
。
學
不
盡
其
才
，

識
者
為
太
息
。
古
來
名
世
士
，
亦
或
墮
此
域
。
至
今
讀
其
文
，
曷

嘗
不
追
惜
。
士
生
千
載
後
，
夙
慕
當
自
力
。
如
其
不
能
然
，
歸
哉

事
耕
織
。
﹂
如
果
不
欲
﹁
墮
此
域
﹂，
那
就
不
如
﹁
歸
哉
事
耕
織
﹂

—
—

擺
脫
枷
鎖
，
我
復
悠
然
。

要
是
明
的
了
，
倒
不
妨
有
此
一
問
：
﹁
文
章
﹂
到
底
是
什
麼
？

查
﹁
文
章
﹂
一
詞
原
指
禮
樂
制
度
，
︽
禮
記
．
大
傳
︾
說
得
很
清

楚
：
﹁
考
文
章
，
改
正
朔
。
﹂
鄭
玄
註
曰
：
﹁
文
章
，
禮
法
也
。
﹂

禮
樂
是
耳
聞
，
轉
義
為
目
染
，
乃
指
錯
雜
斑
斕
的
色
彩
或
花
紋
，

︽
墨
子
．
非
樂
上
︾
說
：
﹁
是
故
子
墨
子
之
所
以
非
樂
者
，
非
以

大
鐘
鳴
鼓
琴
瑟
竽
笙
之
聲
以
為
不
樂
也
；
非
以
刻
鏤
華
文
章
之
色

以
為
不
美
也
。
﹂︽
後
漢
書
．
張
衡
傳
︾
說
：
﹁
文
章
煥
以
粲
爛

兮
，
美
紛
紜
以
從
風
。
﹂

﹁
文
章
﹂
既
是
禮
樂
制
度
，
也
是
斑
斕
花
紋
，
一
再
轉
義
，
便

衍
生
了
多
重
涵
義
，
此
如
︽
左
傳
．
隱
公
五
年
︾
說
：
﹁
昭
文

章
，
明
貴
賤
。
﹂﹁
昭
﹂
是
展
示
，
﹁
明
﹂
是
區
別
，
那
是
說
，

春
秋
時
代
的
車
服
旌
旗
添
加
彩
飾
︵
文
章
︶，
以
區
別
尊
卑
貴

賤
。﹁

文
章
﹂
在
漢
代
乃
﹁
文
字
﹂
的
別
稱
，
漢
人
崔
瑗
︽
草
書
勢
︾

說
：
﹁
書
契
之
興
，
始
自
頡
皇
，
寫
彼
鳥
跡
，
以
定
文
章
。
﹂
又

從
﹁
文
字
﹂
轉
義
為
獨
立
成
篇
的
﹁
文
辭
﹂，
那
就
是
今
人
所
說

的
﹁
文
章
﹂
或
﹁
文
學
﹂，
︽
史
記
．
儒
林
列
傳
序
︾
說
：
﹁
臣

謹
案
詔
書
律
令
下
者
，
明
天
人
分
際
，
通
古
今
之
義
，
文
章
爾

雅
，
訓
辭
深
厚
，
恩
施
甚
美
。
﹂
魯
迅
︽
漢
文
學
史
綱
要
︾
第
一

篇
開
宗
朋
義
：
﹁
則
確
然
以
文
章
之
事
，
當
具
辭
義
，
且
有
華

飾
，
如
文
㡋
矣⋯

⋯

然
後
來
不
用
，
但
書
文
章
，
今
通
稱
文

學
。
﹂

﹁
文
章
﹂
一
詞
有
若
曲
折
的
長
河
，
當
中
隱
含
不
斷
轉
義
、
不

斷
變
奏
的
多
重
內
涵
，
一
本
散
文
選
集
叫
做
︽
文
章
︾，
誰
曰
不

宜
？

文章教爾曹
葉　輝

琴台
客聚

內
地
正
在
提
倡
新
﹁
二
十
四

孝
﹂，
引
起
網
民
熱
議
的
時
候
，

又
一
樁
兒
子
嫌
親
父
寒
酸
而
不
讓

進
家
門
的
鬧
劇
上
演
。

事
情
出
在
南
京
這
個
大
城
市
，

這
對
父
子
姓
張
。
張
老
漢
有
三
個
兒

女
，
住
在
南
京
的
是
他
的
幼
子
。
張
老

漢
在
湖
北
務
農
，
全
家
辛
辛
苦
苦
供
養

幼
子
上
學
，
小
張
在
南
京
大
學
畢
業
後

留
在
當
地
結
婚
生
子
。

張
老
漢
知
道
有
了
孫
子
，
千
里
迢
迢

挑
㠥
一
擔
行
李
前
來
探
望
。
但
兒
子
不

讓
他
進
入
家
門
，
原
因
是
嫌
他
老
土
，

衣
㠥
邋
遢
，
怕
被
老
婆
看
不
起
，
竟
要

求
警
員
把
他
送
回
家
。

這
類
不
認
親
的
故
事
不
斷
在
內
地
社

會
上
演
。
過
去
我
曾
介
紹
過
四
川
某
女

學
生
在
校
門
前
不
認
親
的
真
實
故
事
。

其
實
這
種
嫌
貧
不
認
親
的
故
事
早
在
上

世
紀
二
、
三
十
年
代
便
已
出
現
，
著
名
作
家
張
天

翼
在
他
的
短
篇
小
說
︽
包
氏
父
子
︾
中
，
塑
造
了

不
認
親
的
包
氏
子
這
個
典
型
。
同
時
，
朱
自
清
的

︽
背
影
︾，
所
以
能
流
傳
七
八
十
年
，
成
為
描
寫
父

子
情
的
經
典
，
也
就
是
在
當
年
社
會
轉
型
中
對
這

類
﹁
包
氏
子
﹂
的
鞭
撻
。

﹁
望
子
成
龍
﹂，
是
千
秋
萬
代
的
父
母
親
對
子
女

的
期
盼
，
但
子
女
們
是
否
都
能
對
這
種
親
情
有
所

回
饋
呢
？
這
卻
不
能
一
概
而
論
，
有
的
兒
女
也
顯

得
十
分
孝
順
。
以
本
港
來
說
，
不
少
豪
門
都
是
三

四
代
同
堂
，
和
睦
相
處
，
當
然
又
有
頗
多
的
家
庭

爭
產
的
新
聞
出
現
，
不
過
這
是
兄
弟
鬩
牆
，
而
不

是
父
子
對
簿
公
堂
。

回
說
前
述
的
張
老
漢
，
並
不
是
想
來
依
靠
兒
子

過
活
，
而
是
盼
望
看
看
孫
兒
。
當
祖
父
的
，
愛
護

孫
兒
，
何
況
仍
未
見
過
。
兒
子
不
理
解
老
父
的
心

事
，
拒
之
門
外
，
極
大
地
傷
了
老
父
的
心
。

這
位
張
老
漢
老
淚
縱
橫
，
當
街
下
跪
，
向
路
人

哭
訴
全
家
人
辛
辛
苦
苦
供
幼
子
讀
大
學
，
卻
不
想

換
來
如
此
結
局
。
他
已
完
全
絕
望
，
現
在
只
想
回

去
老
家
，
不
想
再
見
這
位
逆
子
。

為
人
父
親
、
更
為
人
祖
父
的
，
對
此
不
能
不
一

掬
同
情
之
淚
！

拒老父見孫子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最
近
，
買
了
一
個
二
手
住
宅
單
位
，
上
一
手
業
主
留
下
了
一

個
浴
室
用
的
熱
水
爐
，
一
個
煮
飯
用
的
雙
頭
煮
食
爐
具
，
原

來
，
都
不
能
使
用
。
詢
問
之
下
，
老
年
的
業
主
說
，
更
換
一
個

浴
室
用
的
熱
水
爐
，
要
七
千
多
元
；
更
換
一
個
雙
頭
煮
食
爐

具
，
要
四
千
多
元
。
煤
氣
公
司
據
說
有
煤
氣
用
具
的
維
修
服

務
，
但
是
，
當
年
開
放
爐
具
市
場
，
煤
氣
公
司
客
戶
可
以
自
由
地
選
擇

不
同
牌
子
的
爐
具
。
到
了
最
近
幾
年
，
煤
氣
公
司
大
力
發
展
自
己
的
爐

具
市
場
，
利
用
了
不
少
的
理
由
，
說
這
個
爐
具
已
經
有
損
壞
了
，
沒
有

零
件
配
備
，
沒
有
可
能
進
行
修
理
，
你
不
如
到
煤
氣
公
司
陳
列
中
心
物

色
一
個
新
的
爐
具
，
推
廣
期
間
還
有
三
百
元
的
禮
品
現
金
券
贈
送
。
老

年
的
業
主
，
看
到
了
價
目
表
，
大
吃
一
驚
，
兩
個
爐
具
，
要
再
投
資
一

萬
多
元
。
他
們
已
經
退
休
，
沒
有
收
入
，
索
性
改
用
石
油
氣
煮
飯
。
因

為
石
油
氣
煮
飯
爐
具
沒
有
生
意
的
壟
斷
，
價
格
便
宜
。
從
此
之
後
，
老

年
業
主
就
再
沒
有
用
熱
水
沖
涼
了
。

我
不
想
使
用
石
油
氣
煮
飯
爐
具
，
只
在
煤
氣
公
司
購
買
了
一
個
七
千

元
的
浴
室
熱
水
爐
，
並
且
詢
問
有
一
個
非
常
堅
固
可
靠
的
煤
氣
雙
頭
煮

食
爐
具
，
僅
僅
是
打
火
的
部
分
零
件
壞
了
，
能
否
進
行
修
理
？
煤
氣
公

司
對
每
一
個
用
戶
家
庭
的
爐
具
都
進
行
了
登
記
，
只
要
用
戶
說
出
自
己

的
地
址
，
電
腦
立
即
顯
示
出
來
，
職
員
說
：
﹁
對
不
起
，
這
不
是
本
公

司
的
產
品
，
我
們
不
會
負
責
修
理
。
﹂
我
說
：
﹁
這
個
爐
具
非
常
結

實
，
用
了
三
四
年
，
僅
僅
是
打
火
的
零
件
有
損
壞
罷
了
，
這
樣
就
扔

了
，
實
在
不
環
保
。
還
是
請
你
們
上
門
看
一
看
。
﹂
職
員
說
：
﹁
我
們

可
以
上
來
為
你
檢
查
，
不
過
，
要
收
取
一
百
九
十
元
的
檢
查
費
用
，
然

後
轉
介
給
予
代
理
進
行
跟
進
，
他
們
可
能
沒
有
零
件
。
結
果
，
你
的
爐
具
還
是
沒

有
辦
法
使
用
，
你
不
如
購
買
煤
氣
公
司
的
爐
具
。
﹂
我
說
：
﹁
請
你
們
把
代
理
公

司
的
號
碼
告
訴
我
。
﹂
職
員
說
：
﹁
很
抱
歉
，
我
們
根
本
就
沒
有
這
些
資
料
，
不

能
為
你
提
供
電
話
號
碼
。
﹂
我
聽
明
白
了
，
凡
是
非
煤
氣
公
司
的
爐
具
，
他
們
就

進
行
抵
制
和
杯
葛
，
讓
客
戶
覺
得
麻
煩
，
甚
至
覺
得
別
的
公
司
的
產
品
問
題
多

多
。於

是
，
我
通
過
網
上
搜
查
，
找
到
了
㢺
魚
涌
代
理
爐
具
的
公
司
，
他
們
的
產
品

比
煤
氣
公
司
便
宜
了
一
半
。
然
後
，
我
把
爐
具
拿
到
了
這
間
公
司
的
門
市
部
維

修
，
只
收
取
打
火
機
的
零
件
費
用
五
十
元
。
結
果
，
我
節
省
了
四
千
多
元
購
買
新

爐
具
的
費
用
。
看
來
，
香
港
的
小
公
司
，
很
有
服
務
用
戶
的
精
神
，
傾
向
於
薄
利

多
銷
。
如
果
香
港
的
公
共
服
務
業
，
連
有
關
用
具
的
生
意
也
壟
斷
起
來
，
就
會
走

上
暴
利
的
道
路
。
以
前
的
電
話
公
司
，
壟
斷
了
電
話
機
的
供
應
，
價
格
昂
貴
，
開

放
之
後
，
電
話
機
非
常
便
宜
。
現
在
煤
氣
爐
具
的
昂
貴
，
說
明
了
沒
有
競
爭
，
吃

虧
的
就
是
客
戶
。

煤氣爐具的煩惱
范　舉

古今
談

我
一
直
視Sister

Joanna

陳
尹
瑩

博
士
為
先
鋒
人
物
，
她
所
走
過
的

戲
劇
之
路
都
是
有
開
天
闢
地
之
氣

度
。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
當
世
上

仍
有
不
少
文
盲
和
大
部
分
人
從
未

離
開
出
世
地
半
步
時
，
她
已
經
在
香

港
、
菲
律
賓
和
美
國
唸
了
多
個
學
位
，

包
括
數
學
、
神
學
、
戲
劇
和
教
育
，
是

文
理
哲
皆
精
的
學
者
。
七
零
年
，
她
在

紐
約
創
立
四
海
劇
團
，
在
美
國
推
動
華

人
戲
劇
作
品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中

期
，
她
來
港
任
官
辦
劇
團
藝
術
總
監
，

提
升
演
員
內
涵
和
形
象
。
她
撰
寫
了
多

個
敢
於
直
面
當
時
政
治
和
社
會
環
境
的

原
創
劇
，
將
劇
團
與
社
會
緊
扣
起
來
之

餘
，
亦
推
動
本
土
原
創
劇
的
發
展
，
是

香
港
劇
壇
的
開
墾
大
將
。
八
九
年
，
她

帶
領
劇
團
首
次
衝
出
亞
洲
，
在
北
美
洲

三
市
巡
迴
演
出
其
作
品
︽
花
近
高
樓
︾。

此
劇
被
︽
華
爾
街
日
報
︾
譽
為
﹁
震
撼
時
代
的
作

品
﹂，
亦
被
列
入
中
國
戲
劇
百
年
歷
史
上
最
重
要
的

二
十
二
個
劇
本
之
一
。

Sister
Joanna

返
回
紐
約
後
，
於
九
二
年
創
立
長

江
劇
團
，
至
今
仍
擔
任
藝
術
總
監
，
導
演
和
撰
寫

劇
本
無
數
。
紐
約
政
府
為
表
揚
她
的
藝
術
成
就
，

將
九
三
年
七
月
九
日
訂
為
﹁
陳
尹
瑩
日
﹂，
同
年
更

將
她
列
為
美
國
三
十
五
位
華
裔
文
化
先
驅
之
一
。

今
年
五
月
，
她
導
演
的
︽
灰
闌
記
︾
通
過
包
拯
審

案
的
故
事
將
絕
跡
舞
台
半
世
紀
的
男
花
旦
行
當
介

紹
給
美
國
觀
眾
。
她
在
美
國
還
有
一
項
令
人
意
想

不
到
的
創
舉
：
她
花
了
數
年
時
間
走
進
紐
約
州
北

的
重
犯
監
獄
，
為
重
犯
和
死
囚
主
持
﹁
通
過
藝
術

重
新
做
人
﹂
的
戲
劇
工
作
坊
，
教
授
他
們
演
戲
和

為
他
們
導
演
︽
汽
車
服
務
︾
一
劇
，
贏
得
一
眾
囚

犯
的
尊
重
和
愛
戴
。

去
年
，
她
在
香
港
導
演
其
作
品
︽
中
國
皇
后

號
︾，
將
二
百
多
年
前
中
、
美
兩
國
首
次
接
觸
和
開

展
關
係
的
歷
史
時
刻
搬
上
舞
台
，
對
於
中
美
正
是

今
天
世
界
兩
大
國
家
的
此
時
此
刻
實
別
具
蘊
涵
，

亦
足
見
其
視
野
。
難
怪
她
在
九
四
年
已
經
成
為
首

名
獲
中
文
大
學
頒
贈
﹁
傑
出
校
友
﹂
殊
榮
的
華

人
，
這
位
戲
劇
先
鋒
所
得
到
的
多
個
榮
銜
都
是
實

至
名
歸
的
。

戲劇先鋒
小　蝶

演藝
蝶影

過
去
有
空
便
到
澳
門
享
受
悠

閒
，
我
指
的
是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中
至
九
十
年
代
中
那
些
仍
然

寧
靜
的
歲
月
。
繁
華
吵
鬧
的
香

港
總
難
叫
人
好
好
坐
下
來
，
讓

心
腦
靜
下
來
。
自
倫
敦
回
歸
故
里
，

好
長
一
段
時
間
仍
未
能
全
數
歸
還
，

出
門
十
年
便
需
用
上
起
碼
十
年
從
頭

再
來
。
無
論
散
步
在
沿
海
南
灣
西

灣
，
望
海
路
環
村
小
廣
場
邊
的
石

堤
，
㛻
仔
教
堂
小
山
還
是
大
三
巴
背

後
的
老
街
，
又
或
峰
景
，
聖
地
牙
哥

還
是
路
環
望
海P

osada

等
古
樸
安
靜

旅
館
的
居
停
，
總
有
一
番
香
港
少
有

的
歐
洲
味
兒
的
寧
馨
。

歷
史
沒
有
停
下
來
，
時
間
巨
輪
只

有
往
前
滾
的
份
兒
，
人
，
還
是
有
他

選
擇
回
望
的
自
由
。
北
京
城
牆
沒
有
了
，
江
南

的
水
鄉
旅
遊
化
了
，
香
港
的
海
港
愈
來
愈
窄
，

上
海
上
世
紀
初
餘
香
在
今
天
不
斷
的
繁
華
中
消

散
，
我
深
深
認
識
的
老
澳
門
街
在
世
界
新
賭
都

的
沸
沸
揚
揚
急
速
推
動
中
也
往
昔
不
與
共
。

今
天
，
走
在
白
鴿
巢
公
園
旁
東
方
基
金
會
東

印
度
公
司
的
基
督
教
墳
場
，
細
唸
二
百
多
年
前

去
世
，
三
十
歲
、
二
十
歲
甚
至
十
多
歲
的
年
輕

人
墓
碑
，
是
那
些
離
鄉
別
井
的
船
員
吧
，
還
好

在
陸
地
死
亡
，
得
下
土
為
安
，
如
若
去
於
海
中

間
？
超
渡
以
水
以
游
魚
。
那
時
年
，
仍
未
有
英

國
人
在
澳
門
東
面
小
島
立
港
，
西
方
人
在
中
國

海
岸
生
可
自
由
行
走
，
死
可
循
自
家
宗
教
，
猶

太
、
天
主
、
基
督
、
回
教
？
都
可
得
泥
下
幾
呎

藏
身
，
孓
然
一
身
還
是
有
朋
悼
念
都
不
重
要

了
，
白
雲
蒼
狗
，
他
朝
君
體
也
相
同
，
你
唸
過

這
段
文
字
吧
！

然
後
鑽
進
新
葡
京
頂
層
，
瑰
麗
不
似
人
間
生

活
米
芝
蓮
三
星
的R

obuchon

。
又
或
新
開
舊
葡

京
的
正
宗
葡
萄
牙

F
usion

名
店G

uin
ch

o
A

G
alera

︵
中
文
名
易
記
，
就
叫
﹁
葡
國
餐
廳
﹂︶，

享
受
口
舌
味
蕾
浮
華
感
受
。
無
謂
用
任
何
角
度

批
判
何
種
水
平
的
生
活
享
受
，
各
自
有
因
由
。

我
也
不
再
努
力
比
較
澳
門
得
失
新
與
舊
，
都
會

過
，
人
、
事
、
物
皆
有
定
數
，
有
歡
喜
的
時

刻
，
那
天
便
好
過
！

路過澳門
鄧達智

此山
中

1.旅行箱裡的廢物

自從有了廉價航空，人人隨時都可以飛以後，
年輕一代的旅行者，一個小背包就輕便出遊十天
八日。其中一個理由是廉價航空提供的機票價
格，只允許手提一個不超過7公斤的行李箱上機
艙，超重就得額外付費。平時習慣節儉消費的老
人為的是省錢，不在乎花錢的年輕人卻為省時省
力，托運行李，待出了機艙還得去等待行李出
艙。

旅遊路上遇到拖拉㠥超大行李箱的遊客，可以
確定必是初旅者，通常是女性。20多年前旅遊時
曾經和一個來自印尼雅加達的華裔婦女同房，我
以為我的行李箱已經夠大的，沒想到她的硬殼箱
型行李箱大過我的三倍以上，另外還有手提小皮
箱兩件，那大型行李箱一打開，高低跟鞋子總共
五雙，彩色繽紛的衣服褲子無數件，還有配搭打
扮的各類首飾等等，我張嘴結舌，目瞪口呆。從
來不知道，旅遊也需要如此盛裝配備。

旅行的哲學必須經過歲月的加深才終於有所領
會。初次出旅，回憶起來可笑之極，竟然準備了
每天晚上都要換一套的睡衣，結果單是睡覺的衣
服，七天準備了六套。一般人日日換衣並不稀
奇，比較講究的是每一次洗澡都得換一套，一天
洗兩回澡，就得換兩套乾淨衣物，這是理想主義
的旅遊團，可惜理想主義多數為夢幻中人，睡夢
中可以幻想，生活中難以實現。出門在外，清早
離開酒店，到了深夜仍在路上行走未歸的旅人多
得很。

一次一次積累起來的旅遊經驗，讓人把多餘之
物從沉重的行李箱一點一點拿出來。開始曾經攜

帶三雙鞋子，改為兩雙，如今僅要一雙好鞋穿在
腳上，也就如此這般度過一個星期或十天。是旅
遊，不是開會，並非晚宴，鞋子重要是好穿好
走，多帶一雙，給自己的行李箱減少空間，給自
己的包袱添加一份重量。女性對外表的過於重視
為自己加重負擔。在路上行旅，誰注意看你穿了
什麼樣的鞋子？

除了你自己。
有人去旅遊，卻還期盼，或說幻想，到了每一

個陌生地，都擁有賓至如歸彷彿住在家裡一樣舒
服和方便的感覺。於是將平日所需全部隨身帶㠥
走。一回從檳城飛到吉隆坡轉到北京再走到內
蒙，交通工具從小車、飛機、火車、巴士、麵包
車不停更替，酒店頻密轉換，一地只宿一個晚
上，時常是抵達時已深夜，隔天黎明天未大亮便
得離店，有三個清晨，打包早餐在車上邊走邊
吃。那一次的旅遊，風景如畫令人難忘，人情深
厚令人難忘，最難忘的還是帶㠥一個衣櫃在路
上。每天深夜入住酒店後在房間整理行李箱，明
知人生沒有後悔藥，卻每個晚上重複一次的後悔
莫及。頭腦不比他人聰明，智慧亦不比人高，卻
在回來以後頓悟：如果在旅遊中途，只用一次或
極少用上的東西，全部不需要攜帶。

一心認定有備無患，什麼都帶㠥，等到在路上
真正需要時，備用之物恰恰不在手提的皮包裡，
而是收在大行李箱。那個大的行李箱在這個時
候，擱於旅遊巴士底下。過後重新思考，到底什
麼叫做絕對需要的物品？答案是護照、信用卡和
現款，至於其他，已經是國際村的時代，無論什
麼東西，路上應該都找得到。

外出旅遊，帶得越少越好，幾十年來的旅遊體

悟。非不可的東西，才帶㠥走。資深旅遊者都知
道，提㠥包袱走路的痛苦，是重量隨㠥時間愈來
愈長而愈來愈沉。近年來輕裝上路，益發簡便，
讓自己更純粹地享受旅遊的樂趣。

2.旅遊紀念品
到朋友家，一牆一地五個紀念品櫃全是旅遊紀

念品，這是季軍。亞軍人物家裡，整個客廳廚房
皆是，兩面高大的牆從客廳到廚房裝修成紀念品
專櫃，參觀時足以稱得上眼花繚亂。衛冕冠軍的
朋友，客廳房間廚房飯廳之外，家裡還有兩個房
間不是睡覺用途，專門打造來收藏旅遊紀念品。
小的小到一顆翡翠玉石，篆刻圖章的石頭，茶壺
茶杯，貝殼海螺等，大的，是整套酸枝木傢俬，
其他還有圖畫、書法、陶瓷、洋娃娃，以及比人
還高的各色水晶、木雕、銅塑等等。

眼神顯示驚愕的人不敢隨意批評。為了要紀念
旅遊去過的地方，所以就帶回旅遊紀念品。一種
多情的表現。在社會上交朋友，遇到多情人好過
走進了無情谷呀。倘若把旅遊不購紀念品的人看
成無情也不是真知灼見，因為我就是那個不喜購
紀念品的人。

讀過英文諺語「好奇心殺死貓」，但是
到了陌生地，對任何人事物仍充滿好
奇，喜歡東張西望，遠觀近看。對品嚐
新鮮食物雖存在㠥戒心，不過，只要外
表不太怪異或不是血淋淋生肉生魚生蠔
之類的未煮熟食物，也並不排斥，還
有，有人固然把我歸類為容易被說服、
缺乏自己主觀意見的人物，但是，對於
購物，據說不喜歡購物的就不是女人這
句話卻沒有改變我的力量。那些所謂的
旅遊紀念品，多是觀賞物，或擺設品，
更加沒有機會走進我的心。

大部分人看作家或畫家，一致公認藝
術家乃浪漫人士。女兒的幾個同學曾經

好奇地想來參觀我們的房子，她們用一副艷羨的
表情和口吻想像「作家/畫家之家，窗簾應該是紫
色的吧？每當有風吹來，那薄紗就飄飄欲飛，然
後作家/畫家就在紫薄紗窗邊寫文章/ 畫圖畫。」
幻想和現實往往有很長的一段距離這句俗語，在
這裡正好適當地派上用場。一個沒有本領把居住
的地方佈置成浪漫之家的作家，面對購物這回
事，正好顯示了她的本來面目，完全是個寫實派
的實用主義者。

收拾行李箱，參考很多資深旅遊者的意見，甚
至不在意難看，把那穿舊了不想要的T恤當睡衣，
穿過後一路上一件件扔掉，享受行李負擔減輕的
快樂。購物增加行李重量，正好是相反的衝突行
為。

為了旅遊紀念品，拖一個背一個提一個抱一
個，腳步顛躓，缺乏瀟灑姿態，拚命了一生，想
要讓人看見的就是一種舉重若輕的氣定神閒悠逸
氣度，怎麼可以在旅遊的時候，露出一幅蹣跚腳
步，貪愛姿勢呢？

旅遊觀光時，將旖旎的異國風光收藏腦海，把
一切民俗風情儲存記憶，不佔地方不佔空間，這
份領悟，其實就是最佳的旅遊紀念品。

旅遊身外物

■人在旅途。 網上圖片


